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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小

我的父亲刘半农去世已快六十年了，他的墓地就在北京西

郊香山玉皇顶后的一座小山顶上，和我亲爱的母亲，天长地久地

合葬在一起。有关父亲一生事迹的许多资料，已被江阴市文化

部门集中起来，和我的两位叔叔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和刘北茂的

资料一起，收藏在江阴市“刘氏兄弟故居”纪念馆内，永远供人们

怀念。我和父亲的一生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父亲的恩情

深如海洋，然而父亲竟没有等到我向他报恩就离我而去了。每

每忆及此事，心中内疚万分！

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前后只有十八年，这段时间，仅占我一

生的四分之一。我跟着他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，都是在我童年

时期。那时，我对他的理想、抱负以及对人生追求的目标，还不

能真正理解，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好爸爸。作为他的第一个女儿，

我有时还成了他的工作助手，这不啻是对他的安慰。我对父亲

的感性认识，主要是出于纯朴的骨肉之情，对于他的人品、道德、

学问、思想作风以及对祖国的热爱，由于年龄关系所知甚少。

六十年光阴飞逝而过，每每想起父亲在短短的一生中对于

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，以及他为后人留下的大量

丰富而有价值的事迹与作品，我便深深地感到自豪。父亲一生

的事迹，经过祖国文化界学者专家们的整理分析、比较批判，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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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。社会上对父亲短暂一生的评价是

肯定的。使我感到莫大欣慰的是，父亲的许多业绩，都是在我和

他在一起生活时完成的。在他去世以后的数十年间，父亲的这

种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并没有因我的努力而增添一丝光彩。虽然

我也曾试图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，继续他所从事的事业，可是好

像在父亲巨大的货车上，竟装不下我的小包裹似的。由于种种

原因，这个心愿没有实现，我感到十分内疚，也辜负了父亲对我

的期盼。

父亲逝世之后，我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的遗诗和他的遗作，也

没有一天淡忘过他那熟悉的笑容。我现在还在摸索之中，想方

设法要登上父亲的精神列车，把父亲生前和我在一起所经历的

事，在我的生命中重演一次。所以我决心写这本书，把一些尚未

为人所知的生活琐事掇拾起来，编织成几朵小花，供奉于父亲的

灵前，以此表达我对他的思念。同时也希望为那些研究或了解

我父亲作品及其一生的朋友们，提供一些补充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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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刘半农和母亲朱惠是一对理想的又是患难与共的恩爱

夫妻。生活在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里，我总是感到无比的快乐

和幸福。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这首歌词是父亲受到母亲的影响而

作的，它是从内心进发出来的歌声，感染力极强。后来这首歌词

被著名作曲家赵元任伯伯谱了曲，在全国歌唱流行，成了 世

年代青年人纪 最爱唱的浪漫歌曲，并受到世界文化界的重

视。

父亲和母亲都是江阴人，出生在晚清，尽管身上有许多旧社

会的印记，可是在我的心目中，他们却是新时代的恩爱夫妻和开

明父母。父母亲年轻时按照当时的风气，都不能进行公开的社

交活动，所以互不相识，要等待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来撮合。我

的祖母和外祖母是信佛的，她们常到离我家不远的一座庵堂去

进香拜佛，在那里相见认识，日子久了，建立了友谊。有一次，祖

母带了年轻的父亲，外祖母带了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妹妹同进庵

堂，两老相见以后，都非常高兴。父母初次相见，有了较好的印

象。以后次数多了，渐渐熟悉起来，加深了印象。有一天，外婆

忽然向我的祖母提起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，提到她的大女

儿，也就是我母亲的美丽贤慧，和父亲相配正是天生一对。最初

祖母同意可是祖父不赞成，理由是两家的门户不相当。实际上

一、父母亲的爱情婚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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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父嫌母亲年龄比父亲大三岁，认为不太理想。可是外婆非常

喜欢年轻的父亲，觉得他相貌端正，聪明活泼，意欲必成，既然男

方以年龄为由推辞，遂提出将她的二女儿，也就是我的二姨母许

配给我父亲，因为俩人年龄相当。这样婚事竟谈成了，双方便订

立了婚约。不料订婚不久，二姨竟然因病去世，婚约关系中断

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外婆又旧事重提，极力促成她的大女儿与我

父亲联姻。为了妥当起见，外婆更进一步征求父亲本人的意见。

事情谈得很顺利，父亲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。这样一来，祖父也

就不再坚持己见，男女双方终于订了婚约。

根据当时的社会传统，订婚男女并不直接来往接触，以免受

社会舆论的非议。可是年轻的父亲是性情十分开朗的人，在新

时代思潮的影响下，态度与众不同，他敢于打破常规，独自去外

祖父家走动，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有一次，父亲去外婆家，

进入院子便瞥见年轻的母亲正倚着井栏边打水。父亲缓慢地上

前想与母亲说话。不料母亲惊慌起来，急忙离开井边，回到上

房。她跨进门槛时，裙下露出了裹足的红绣鞋，父亲见了顿生怜

悯之情。他回家以后就问祖母为什么女子要缠足。祖母回答

说“：女孩不缠足如何嫁得出去？”可是父亲则大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她现在已经是属于刘家的人了，用不着担心嫁不出去，我不希

望她缠足吃苦头。”父亲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就决意要做到。他要

求祖母去通知外婆不要让母亲缠足。外婆听到这样的话，既赞

成又担心，答应试试。事实上年轻的母亲因为缠足痛苦，心有不

甘，常独自流泪，早就偷偷地早裹晚拆，以避人耳目。现在听说

刘家不要求她缠足，真是高兴。由此母亲对父亲的慷慨大方、关

心体贴，万分感激。所以婚后俩人相亲相爱，母亲对父亲的忠贞

不渝，是真正的知己相报的表现。

父亲十七岁时就离开江阴去常州中学读书。他非常聪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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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业成绩优异。那时家中只有祖父母和弟弟天华（十二岁）、小

弟弟北茂（四岁）。父母亲订婚不久，母亲就被迎回来当养媳妇，

侍奉两老。辛亥革命前夕，祖母突然患病，父亲被叫回家，就在

祖母病危期间，依照传统风俗和母亲结了婚，俗称“冲喜”，以期

重病的祖母速愈。此后祖母去世，母亲就担起了全部的治家责

任。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学校关闭了。父亲和二叔一起到清江

的军队中去工作，父亲当文书，二叔吹军号，兄弟俩开始接触到

新时代的革命活动。以后他们发觉革命军队内部情况混乱，思

想复杂，心里感到不满而回了家。接着父亲又和二叔同去上海

谋生。当时家里的烧、洗、缝、补等家常事，都靠母亲独自操持，

甚至还要照顾小叔的梳洗。当生活困难时，母亲还要从外面承

接一些零活在家里做，以贴补开支。

父母亲婚后过着恩爱愉快的生活，只是因为家务负担很重，

母亲一人独挑，十分辛苦，曾两次怀孕流了产，引起祖父的不满。

他听信了卜卦先生的胡说，以为父亲命中无子，并武断母亲不能

生育，要求父亲把母亲休去或者娶妾以传宗接代。祖父甚至进

一步施行家长权威，认真地物色了对象，乘父亲 年夏天从

上海回江阴时，想说服他娶妾，可是受到父亲的坚决反对。因为

在江阴家里不能摆脱掉祖父的重子孙、轻感情的消极影响，父亲

就在外祖母的帮助下，把母亲接到上海居住，开始了独立的小家

庭生活。那时父亲已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工作，有稳定的

收入可以养家。　 月年 日，我就在上海铜仁路明厚里一

号出生。由于母亲曾两次小产，我出生后便受到父母的特别钟

爱。不过，那时祖父已经去世，为了缓和故乡邻里重男轻女的偏

见，父亲决定暂时把我打扮成男孩模样，直到将近出国前才恢复

我的本来面目。

我周岁生日那天是我父亲一生中早期最得意的一天。他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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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地为我写了一首诗，叫做《题小蕙周岁造像》：

你饿了便啼，饱了便嬉，

倦了思眠，冷了索衣。

不饿不冷不思眠，我见你整日笑嘻嘻。

你也有心，只无牵记；

你也有眼耳鼻舌，只未着色声香味；

你有你的小灵魂，不登天，也不堕地。

呵呵，我羡你，我羡你，

你是天地间的活神仙！

是自然界不加冕的皇帝！

（ 年作于 月，后收入《扬鞭集》）

刘小蕙幼时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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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将近一岁时，父亲经陈独秀的介绍并应蔡元培先生的

邀请，去北京大学预科任国文教授。从那时起父亲就积极投身

于中国文学革命，成为中国新文 年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。

月 日，巴黎和会拒绝中国关于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

义要求，遂爆发五四运动。父亲勇敢地投身于革命的行列，他和

爱国的师生们在一起，强烈反对列强在国际上相互勾结，出卖中

国的卑鄙行径。据沈尹默老伯生前所言，当时我父亲曾坐镇北

大，关注运动的发展。

年初，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离开北京，辗转到达上海，并

准备从那里乘轮船去欧洲留学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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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父亲带我出国

父亲出国前，我还不足四岁。当时我在北京时已连续两三

个月未去理发店受“剃头”罪了。因为我讨厌理发，特别是理发

师用剃刀刮我的头皮，使我心惊肉跳。此时，幸好母亲不再让我

穿男孩服装了，她决定给我换上女孩衣服。服装的突然改变，竟

使我感到有些不习惯，然而父母亲却对着我看，半真半假地笑，

作着怪脸，显然，他们对我恢复女孩子的本来面貌，有一番说不

出的高兴。

年初，我们全家回到江阴老家。春节之前的那一天，

父亲轻轻地告诉我，我们全家三口都要去上海，并且从那里坐大

轮船到英国去。父亲问我高兴不高兴，我当然回答说“高兴”，并

且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。我朦朦胧胧地觉得生活中将有新鲜事

儿要发生。

从江阴动身去上海那天，我们大家向外祖父母及舅舅姨妈

们辞行。那时祖父母皆已过世。当我们踏上班船正要起程时，

母亲发觉我的衣包遗忘在外祖父母家里，于是外祖父只得匆匆

奔回家中去取，十分紧张。等了一会儿，外祖父终于在起航之前

拿了衣包赶来了，大家这才放下心来，并愉快地互相道别。可

是，就在我们到达英国之后不久，这位慈祥可亲的外祖父便去世

了。我们得到这一噩耗，万分悲痛，谁能料到江阴一别竟成了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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诀呢！

年 月 日，中国的春节刚过去，我们大家上了日本海

轮“贺茂丸”。轮船大得惊人，平时没有大风浪时，十分平稳，不

像内河小班船，船上乘客几乎不能随意走动，否则船身就会来回

晃动，让人头昏。我和父亲一起在轮船的甲板上，大踏步地走

动，甚至跳跳蹦蹦。可是母亲却得不到这样的快乐，因为她从江

阴到上海时，就因班船的摆动而头晕作呕了。即便乘上日本海

轮，尽管许多乘客在甲板上自由自在地来去走动，母亲却仍要呕

吐，甚至到了英国上岸以后，依然呕吐不止。后来我才知道母亲

怀孕了，并且怀上了一对孪生弟妹。这对孪生弟妹在伦敦出世，

父亲便把伦敦二字一拆为二，每一个字前面加一个“育”字，先出

世的男孩叫“育伦”，后出世的女孩叫“育敦”。由于母亲在海轮

上经常躺着不敢出来，父亲常要照顾她，所以我就觉得很自由自

在，没有人干预。父亲不时来寻我，关心我，怕我闯祸。

在赴英途中，我们的船在香港作了短暂的停留，父亲带我游

览 年 月 日，父亲在他所写的《登香港太平了太平山。

山》诗中描绘了太平山的景色和当时的情景，十分细腻生动，字

里行间流露出父亲对祖国河山和儿女的一片深情。

登上四望，丛岚绕足，白云漫漫：

下不能见地，上不能见青天。

山水溅溅，山树摩肩。

偶从云淡数深处，窥见远海云山：

海大不如镜，山大不如拳。

稚儿欢笑奔我前，

山风吹短发，

飘荡白云间。

“尔胡为乎来哉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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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舞拍手，心中茫然。

为折花佩胸前；

下山入海白阿母：

“今日阿爹，携我上天。”

在上层的甲板上，我常常可以遇见许多日本留学生旅客。

他们很喜欢和我玩，后来我们竟交上了朋友。到了南中国海，船

上有一位闻名的日本雕塑家，叫做太仓右一郎，他为我画了一幅

肖像。这幅肖像画得十分生动，和我本人十分相像。这幅画经

过裱糊，至今仍被我珍藏着。它虽一度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红

卫兵抄走而失踪过，但是历经磨难之后又重新回到我的身边来

了。

月 日到达英我们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海上长途旅行，于

国伦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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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初 到 英 国

父亲到英国留学是中国教育部提供的经费，只能供一个人

读书和生活之用，要维持全家三口的生活是很紧张的。但是因

为父亲不愿离开我们，决心克服一切困难，要利用这有限的经费

使全家生活在一起。以后在国外又增加了孪生弟妹。全家五人

在一起生活，就格外困难了。此时，父亲不仅在经济上压力很

重，而且在精神上的负担也不轻。那时，我年纪小，不能为父母

分忧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来宽慰父母。刚到英国伦敦

的时候，生活虽然困难，但还算平静和顺利，不料从领事馆传来

外祖父逝世的噩耗，使正在怀孕而烦恼的母亲受到了沉重的打

击。她曾因悲痛而抱怨不该出国。

伦敦虽然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，可是整天阴雨绵绵，不见太

阳。我们初到时住在一所规模较大的旧式公寓房里，高大陈旧，

显得阴沉没有朝气。那时室内电灯还不普遍，使用蜡烛和煤气

灯，费用贵而且不方便。为了节约起见，必须等到很晚时分才点

灯。父亲要忙着为他的学业奔波，母亲则因身体欠佳，又因人地

生疏，心情不太好。我也不懂得如何可以使这种情况变得愉快

一些。一个最大的变化是生活习惯的改变，特别是饮食。此外，

周围尽是语言隔阂的陌生人。尽管父亲懂英语，但是他常要外

出办事，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，互相依靠。幸而我那时并不腼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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腆，遇到陌生的英国人，有好奇心，敢于用似通非通的英语和他

们打交道，同时也学着讲英语。日子久了，掌握的英语词汇逐渐

多了，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一些，孤寂的气氛大为减轻。

父亲出国时虽然有公费资助，可是到英国后的一段时间，公

费忽然全部停止了。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发生这件事并不奇

怪，只是我们全家三人几乎要流落在异国了，这在精神上对父亲

不啻是个沉重的打击。在无可奈何之中，我们的生活只有依靠

父亲的写作投稿，以及向国内亲友呼吁求助来维持了。为了生

活，父亲经常夜以继日地努力写作，以取得必需的生活费用。此

时，父亲的心绪，经常处于紧张而焦虑的状态之中，不时表现出

强烈的奋发精神。他在国外写了许多新诗，后来收集在《扬鞭

集》里。这本最早的诗集所以取名“扬鞭”，我猜想有“快马扬鞭

不停蹄”的含义。诗集中不少诗篇，都反映了他那时内外交迫苦

苦挣扎的处境。诚然，写作生涯，并非平坦大道，作品更不是随

时可以上市换取生活费的时髦商品。父亲有时因为稿子卖不掉

不仅无力请医生为母亲治病，甚至到了给孩子（指我）吃一只鸡

蛋的钱都没有的窘境，且准备“笑眯眯地安享我自由的饿死”。

父亲在《扬鞭集》中描写贫病交困的诗句常常使我感叹不已。

在旧社会，对于贫苦的人而言，贫穷与疾病常常是一对孪生

兄弟。到了英国不久，母亲因怀孕而处于半病状态，父亲也因辛

苦过度而病倒了。家中只有我这样一个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

愁苦的女孩子，相伴在父母的身边。记得一天深夜，我被母亲叫

醒了。我急忙穿衣下床，陪着母亲走出公寓，去为父亲寻找医

生，因为父亲此时病卧在床，体温高而神志不清。我必须以半生

不熟的英语，和别人打交道，但是我一点也不胆怯，我的举动感

动了周围的外国邻居，他们纷纷过来给予关心，并帮我们找来了

医生。事后，父亲欣慰地夸我说“：想不到幼小的女儿，竟救了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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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性命。”

从那时以后，到家里来的中外朋友逐渐多了起来。母亲的

病情引起了他们的关心。他们劝她早日去医院检查。检查的结

果证实母亲已经怀孕多时，且胎位不正常，有水肿现象，心脏也

有杂音。医生们建议母亲随时准备住院，必要时还可能施行手

术治疗。医生的检查诊断更增加了父亲的精神负担。这样母亲

开始小心谨慎地拖延了一段时间，直到接近临产期，在朋友们的

热诚帮助下，她才住进泰晤士河畔的一家大医院，等待生产。自

母亲住院以后，我因无人管束，显得格外自由了。有时就独自到

外面去闲逛。父亲因为要上课，往往到很晚才回来，白天见不到

我。父亲意识到我一人在家没有成人管束的危险，决定把我送

去幼儿园，可我不喜欢幼儿园的呆板生活，每天从进园起就闹着

要“爸爸妈妈”，一直闹到父亲来接我回家为止，弄得几位女教师

围着我团团转，不知怎样来安慰我。她们的服装和举止与我在

国内常见到的完全不同，语言沟通也有困难。她们不能理解我

的要求，也没办法使我安静下来。当我吵闹着要“爸爸妈妈”时，

她们很生气，因为她们知道我母亲住在医院，而父亲又因学习工

作不能照顾我。后来她们把情况告诉我父亲，父亲就乘我不注

意时偷偷溜走，我还因此大哭了一场。以后每次进了园门，我就

紧钉着父亲，不放他走。只要发现他走了，我就会大哭起来。以

后父亲觉得这样下去可能会使我的脾气变得乖戾，影响健康，只

得把我带回家，留在他身边，自己尽可能把工作带回家做。现在

回忆起来，当时我把可怜的父亲弄得如此狼狈，真感到惭愧和不

安。

父亲除了照顾我，又要常去医院探望母亲，十分繁忙，心神

也不安定。幸而这时常有父亲的中国朋友来我家，和我聊天，使

我安静下来。他们都说不久将有一个会哭会笑的洋娃娃来与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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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伴，跟我玩。他们的话引起我极大的兴趣，但是我却不明白怎

么会有一个会哭会笑的洋娃娃来我家。

一天下午，父亲匆匆忙忙地给我换上干净衣服，说要带我去

医院探望母亲。

“妈妈什么时候回家？”我激动地问父亲。

“恐怕还要等一些时候。”父亲安慰我说。

“还有别人跟她一起来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我随父亲来到医院，进入母亲的病房，可是母亲并不在床

上。我们正在惊奇的时候，却有两位护士小姐笑眯眯地跑来，她

们对父亲说因为母亲的情况特殊，已经搬到特别病房里去了。

当时父亲很紧张，忙问是什么原因，她们连忙把我们带到一个较

为僻静的小病房里，只见母亲独自躺在床上，面色苍白却带笑

容。她见到了父亲，慢慢地说：

“已经动过手术了，情况良好。她们什么也没对我讲，只是

竖起两个手指头说：‘秃秃’，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。”母亲等

待着父亲的回答。

可是父亲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正在那时，两位护士急

忙跑来对父亲说： ，同时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是一对

双胞胎。母亲却误解了她们的意思，嘟着嘴说道，“初生的孩子

总是秃的！”护士们不懂中文，也就走开了。不一会儿，她们各自

抱着一个裹了白毛巾的娃娃来。这时父亲和母亲才恍然大悟，

“秃秃”就是英语说“两个”的意思。原来生了双胞胎，一男一女！

这时大家都高兴极了。有趣的是祖父盼望已久的孙子，不是出

生在家乡，而是出生在伦敦，这是他老人家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

喜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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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在伦敦的岁月

母亲在产后身体虚弱，出院后又再次进了医院。这时家里

的情况就更为杂乱了，因为添了弟弟妹妹，我必然要照顾他们，

于是成了大姐姐和小保姆。这时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公寓房楼上

搬到楼下，住房与一废旧的庭院相通。早晨，我学着母亲的样

子，拖了一个小布袋，里面装着空奶瓶，到街角的小店去买牛奶。

那时我感到很骄傲，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。有时母亲把弟弟妹

妹的内衣和尿布等洗干净了，我就从母亲手里接过来，集中在一

起，送到后面的庭院里，挂在绳子上晾干。可是有一次为了晾衣

裳，我几乎送了命。那是一天的午后，父亲已到学校去了。我帮

母亲到院子里去晒衣裳，瞥见天井远处角落里有一段没有扶手

的石阶，通向地下。石阶的两侧，阳光充足，而且还有晾衣裳的

绳子悬挂着。我知道只要有绳子就可以晾衣裳，就踏上石阶，冲

准备摊开湿衣裳。谁知我脚下没有站稳，从向绳子 石阶旁

滑跌出去，一直滚到地下室。当时左右邻居正在午睡，我从石阶

上滑跌下去时竟无一人知道。我一跌下去就昏倒在地上不省人

事。直到太阳落山了，父亲回家问起我的去向，母亲告诉他我去

晒衣裳未见回来，父亲才着急地四处寻找，最后发现我躺在地下

室门口，便急忙将我抱了起来，大声叫醒我。在手电筒亮光的刺

激下，在父亲的呼喊声中，我从昏迷中醒来，瞥见父亲紧抱着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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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我又惊又喜地哭了出来，然后，便随父亲回家了。这一意外

事件的发生对父亲触动很大。他认识到自己每次回家太晚，许

多事要让我这样小的孩子去做，颇不合理，深自后悔。此后父亲

便每每提早回家，检查家务，以保安全。

石阶失堕的事，并不是我的唯一险事。由于我喜欢随意走

动，到伦敦以后因环境不熟，语言隔阂，出外迷路，曾给父母造成

不必要的紧张和忧虑。在父亲的《扬鞭集》里有一首记事诗叫做

《一个迷路归来的小孩》就是描写我的：

太阳蒸红了她的脸；

灰沙染黑了她的汗；

她的头发也吹乱了；

她呆呆的立在门口，出了神。

她呆呆的立在门口，

叫了一声“爹”；

她举起两只墨黑的手，

说“我跌了一交筋斗”。

“ 爹！妈！”

她忍住了眼泪，

却忍不住周身的筋肉

飒飒的乱抖。

她说“，妈！远咧！远咧

那头！还要那头！”

年 月 日作于伦敦，收入《扬鞭集》）

现在每当我读到这诗，虽然感到那时自己的幼稚可笑，但是

我仍然会回忆起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无穷幸福和安全感。从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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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的诗篇《雨》里，也可以看出我当时是如何沉浸在他俩的抚爱

之中。

《雨 》

（这全是小蕙的话，我不过替她做个速记，替她连串一下便

月了。 年 日于伦敦）

要靠着我的妈早妈！我今天要睡了 些睡了。听！

后面草地上；更没有半点声音；是我的小朋友们，都靠着他

们的妈早些去睡了。

听，后面草地上，更没有半点声音；只是墨也似的黑！

只是墨也似的黑！怕啊！野狗野猫在远远地叫，可不要来

啊！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，为什么还在那里叮叮咚咚地响？

妈！我要睡了！那不怕野狗野猫的雨，还在墨黑的草

地上，叮叮咚咚的响。它为什么不回去呢？它为什么不靠

着它的妈，早些睡呢？

昨天不下妈，你为什么笑，你说它没有家么？ 雨的

时候，草地上全是月光，它到哪里去了呢？你说它没有妈

不是你前天说，天上的黑云，便是它的妈么？么 ？

妈！我要睡了！你就关上了窗，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

们的床。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，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

衣裳。

令人难忘的是周围的英国人对我们非常友好，特别对我，他

们富有同情心。每当我迷了路回不了家时，总有人会帮助我，使

我回到家。那时在伦敦，我们周围的中国人不多，中国的小孩子

就更少了，我很容易被他们认出来。就这样在多次迷路以后，我

认识了一位“英国妈妈”，她没有儿女，非常喜欢我，常称我

。我也很喜欢她。她对于在我迷路之后能伴我回家，感到十

分高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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